“还真是好久不见了，你都没怎么变呢，顾兮同学。”纪卓在顾兮的靴子响声传到楼上的时候才开始给对面的杯子倒茶。 

“可是你好像变了很多啊，纪卓。”无视称谓上的讽刺，顾兮毫不客气的反击回去，怎么过了这么久他们之间还是以这种没营养的对话居多。 

“没办法，名流绅士装多了，难免就上了皮相。”纪卓笑着，却总感觉他的话里带着讥讽或是自嘲，亦或是二者皆有。 

“那名流绅士，你过得好吗？”顾兮想要调节气氛，至少再没营养的对话也比静坐无言好得多，昨晚的电话就是先例。 

“说不上，事情忙来忙去也终究就是那么多，找钱找来找去始终还是那么少。反正，天塌了也不是我顶着，公司没了也有别人嘛，”顾兮此时真心的不希望有那个公司的员工听见他们未来老板的这番话，不想跳槽都难。“你呢？还是在美国公司的设计部？” 

“对，至少得干完这一年。”顾兮喳了一口杯中的茶，普洱。不是她常喝的潮州茶。她以前总觉得一切都应该向前看，回忆只是消磨时间用的，现在却不知怎的，突然想起当初他们的第一次见面，于是不动声色的笑了开来。 

“是想起了什么？别告诉我是高中的那次军训。”在一起了十多年，对方的一切都早已熟知，纪卓又怎么会猜不到她是在回忆呢。 

“不是，我只是想起了某个不愿意离开福利院的别扭小孩而已。”顾兮收敛起嘴角的笑意，却将笑意晕染在眼底。 

“我真的...........”纪卓停顿了一下，像是在思考怎么措词，“很不喜欢你。”然后，不等顾兮回答又自顾自的继续道：“特别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像个高贵的公主一样坐着高级轿车居高临下的俯视我们福利院的一干孩子，还自以为是的破坏了我逃离福利院的大好计划。”说完，装模作样的用怨恨的眼剜向她。 

“是这样吗？我怎么记得，是我把你从水生火热中解救出来的。”顾兮笑着这样说。那个在其他孩子都努力展现自己的长处以期能够得到离开机会的时候还自顾自的在树荫下用树枝划拉沙子的小孩，如今正西装革履的坐在自己的对面。一切是那么的恍如隔世，却又那么的理所应当。 

那碌碌又匆匆的人生若是停留在那时该多好，年少时为了一点芝麻大小的事情烦恼不也是一种莫名的幸运？想想还真是如此这般，那时怎么也解不开的心结，却在现在的谈笑间灰飞烟灭。可是也仅此而已了，再往下，就是一片看不见底的深渊............ 

纪卓仍在笑着，好像没有什么可以破坏他微笑的面具。放弃继续争辩下去，因为没有结果也没有意义，自从年龄超过了手脚指头能够数出来的数字后，他就很少再做了。而今天却是为了逃避。“走吧，再不走就赶不完今天的行程了。”放下杯子，站起身，向门口走去。
Second.
————所谓的快乐，是指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伊壁鸠鲁


车子停在有点远的一条小巷里，在这个没有私家车就十分不方便的城市，只能让人不由得感叹：上海，果然是只方便有钱人的地方。能让很多怀揣大城市发家梦的人望而兴叹、知难而退。

车子在纪卓的控制下调头，右转，扬长而去。阳光好得有些刺眼，明明已经是十月，火舌还是不肯退却，势要将余光余热发散完全才肯罢休。从这里到福利院还有一段很长的路，去游玩就必须耗费大半的时间在路上，他们都成为了城市化的受害者。

顾兮拉下挡板遮住阳光，看见放在驾驶座旁的两瓶茉莉清茶，拿起一瓶抿抿嘴问道：“什么时候连你也开始喝茶了？”在她的记忆里纪卓从来不是喜欢喝茶的人，相比这些费功夫的麻烦玩意，他更喜欢直来直去还带点刺激的饮料，比如说雪碧。

“从你上次回来看老头子以后。你不也是从那时改喝潮州茶的。”纪卓一面用右手将方向盘转动，一面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路面上是一望不到头的平坦，要不是窗外的景物不断的从身旁向后消逝，会给人一种始终静止在原地的错觉，绝对运动和相对静止的道理高中老师已然说得很是明白了。

“他........爸爸，还好吗？”顾兮话已到半路才改了称谓，眼神飘忽不定看向窗外，头发都垂向了一边，遮住了大半张脸，看过去就是一片阴影。

“老头子好的很，可以揪着我的耳朵再骂：‘又哪里躲懒去了？’好几年都没有问题，要是今天晚上你回家他一定乐得很，总比我天天在他跟前杵着的要好。”纪卓目视前方，他知道虽然是在太平洋彼岸，但顾兮始终是个上海人，哪怕他们的上海话都只会只言片语，但他们仍是会买上海城隍庙南翔小笼包、吃上海本帮菜的上海人。

“是吗？想想都这么多年了，我还真不是个孝顺的女儿，说是忙事业，快三十了都还是一事无成。”一事无成，真的一事无成呢。

不知道是怎样，在美国读书，然后就是考研一年，实习一年，积累一年，工作几年，一年又一年，在美国那个战场上蹉跎掉自己最美好的年华，却发现自己仍是一事无成呢。我该拿自己怎么办呢，纪卓？

“‘侬格只赤佬，又讲戏话了喏！’你都是在旧金山挣美金的大人物了，还跟我们这些挣人民币的人装什么蒜，一个月一万美金你还有什么可挑的。你知道现在中国多少人吃不起饭吗？你知道现在中国有多少渴望读书的‘大眼睛’吗？你知道中国有多少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吗？”

纪卓做出一副忧国忧民的领导口气，甚至还套用了当年旧街弄堂的大婶的话，如此恨铁不成钢的教训着。说起来关于这句话，还是高中的时候，纪卓骑自行车撞翻了大婶的早餐摊，他说以后会帮大婶买早餐作为补偿，大婶操着一口地道的上海话拈酸骂道：“侬格只赤佬，又讲戏话了喏！”在他们眼里，你一个读书的文化人怎么会干这种活计？

弄到最后不仅两个人上学迟到，而且纪卓还真的帮大婶卖了一个星期的早餐。那个时候，我们追求的是一种绝对的公平，一种绝对的黑与白，一种绝对的好与坏，一种黑白分明容不得其他的人生观。学习是为了追求高分，警察永远要恪守职责，医生永远是医者仁心，考试也有合乎标准的答案。我们一直这样坚信着，直到我们见到了别的色彩：黑与白的中间色——灰。

顾兮很给面子的轻轻笑了下，“你真的，不必这样宽慰我。你若是宽慰我，我还要用尽气力去微笑，这样反而比不笑更累。你看，这就是成长的代价，是比成长的过程更加让人疲累的产物。这些年越是在美国待得久这种感觉就越强烈，所以——算了吧，真的不必宽慰我，当成和往日没什么不同的聊天就好。”笑，是一种新的礼貌负累，而并非一种情感的自然宣泄。

纪卓愣了下，旋即就又笑开，“这么多年，我还以为你早就习惯如此这般，最是时时刻刻微笑的人却负累于笑，还真是不一般的讽刺。不过，直言不讳这点，你还真的是一点没变。”说完转头去看顾兮的反应。

顾兮将脸上的笑饱满到灿烂的程度，看不出有丝毫伤感的意味，“你也一样。”对她来说，微笑，是一种防范中伤的壁垒；微笑，是对敌人的有力一击；微笑，很累。

然后，车厢内重归于静，谁都不再说话。因为，该寒暄的都已在一问一答中找到了答案，剩下的早已经心照不宣、无言可论，可笑的是有人把这美其曰为：默契。车子正有条不紊的行驶着，在夕阳的映射下，福利院隐隐的显出了轮廓。



福利院的窗口是正正好的位置，正好是大人可以俯视内部，小孩却只能把蓝天看成蓝蓝的一条线的位置。不对等的公平。

审视着玻璃窗内的各种小孩的各种神情动作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看着他们做出无法预料的事情比什么都按照稳定轨道不断运行要有趣得多，哈雷彗星之所以是哈雷彗星是因为它有机会撞上地球。

观赏，是顾兮这些年来做得最多的事，不去置身其中，而是乐于看着一切发生，云卷云舒、花开花谢。所有的人都全情投入，不论他们的表达语言是英语还是中文，或是其他的语言，情绪都会无法掩饰的从不经意间渗漏出来。

听到顾兮想去回顾一下往昔的时候纪卓第一个就想到了这里，虽然并不是什么几A级的景点，甚至还有些无趣，但是却是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啧，要是被大学的损友看见肯定又要被损一通：没想到这种把妹的地方你也能找到~

“看够了吗？不会再去自以为是的破坏人家的大好生活了吧？”纪卓为了报复刚才好心当成驴肝肺的事故意这样“别扭”的说着，在门口的树边来来回回的慢慢踱步。

“不敢，不敢。”顾兮一副小妹还靠你罩着的笑容“恭维”着，虽然不是真的，但是就这样玩玩比随时随地的清醒冷静幸福多了，她很希望可以就这样毫无营养的对话下去，可惜不可以。夕阳有些暧昧的打在福利院上，给人一种置身幽美的欧美风情小镇的错觉，一切因错觉而美好。

“那么，明天见。”纪卓的告别口吻一如往昔，就好像他们还在上海二中上学，明天也绝对会再见一般的不容置疑。从福利院回来后饱腹一顿的他们，就直接回到了上海徐汇瑞峰大酒店，上海市的交通的不敢恭维并非始于今日，而是一贯如此。

“明天见。”顾兮打开车门，向这几天的苦力、司机和导游招了招手表示感谢，然后任咖啡色的风衣外套从茶色再次染上灯光的颜色，最后变成一个消失不见的点。纪卓发动引擎，蓝色的马6淹没在无边的黑夜中。

接着，顾兮的风衣又一次的脱离了灯光的保护色，来来去去的变换了好几个颜色，让人看不真切，蓝色的的士和规范的提示语“欢迎乘坐”载着顾兮驶向和来时相背离的方向。
Third. 
————一个人用生命的前面百分之三十去养成习惯，用后面的百分之七十去重复习惯，人生就变成一个无限循环。


“喂，顾兮吗？你，你要是不来，我今天就，就从我家阳，阳台跳下去。”对面声音既轻且柔，摆明是不想让身旁的朋友听到，但在顾兮的耳中不亚于一阵让人蹙眉的女高音尖叫。虽然是隔着电话却好像对面的酒气已经扑面而来一般。

“我在..........”话没说完被身边的朋友抢了过去，先是说她喝得烂醉又报出了一大串毫无规律的英文名字，最后还报上了所在街道的名称。这还真是足够“丰富多彩”的一天，顾兮不由得在心里有些讽刺的想。

当真是报应，白天才认为偶尔脱离轨道的好，现在却又不免觉出一切尽在把握中的好处来。林可唯和她的朋友站在灯红酒绿的霓虹深处，顾兮从她朋友那里接过刚刚才在电话了威胁过她的高中同学——林可唯，林可唯就“很给面子”的倚着顾兮将肚子里的残汤剩水一股脑的倾泻到了柏油马路上。

有些“不甘”被留在马路上的渣滓迸溅到了顾兮的靴子上，但她仿若无知不觉一般，没有缩手没有退避，只是静静的站着，对比着这个动态的世界。脊背很直，态度很静。还真是连讨厌都讨厌得一如既往，林可唯侧脸看她这么想着。

她们的梁子是很早以前就结下的，早在高中之前她们就曾就读于同一个小学。而越是出名的公立小学，攀比心和争强好胜的特质就是越早显露，这几乎就是一个教育圈不变的默认定则。所以，她们结下各种梁子不过是大环境下的情理之中。

“余老师叫你到他的办公室去。”林可唯穿着带有蕾丝边的公主裙站在顾兮的课桌前，自从一开学她就看顾兮不爽很久了，以为自己是谁啊，不论什么活动从来都是置身事外，作为班干部的一员她认为自己很有义务去刹刹顾兮的威风。

周围的眼光大多带着观望和不怀好意，猜测林可唯的整人行动能否成功。“好，我会去的。”顾兮在一片嬉笑打闹的背景音乐中起身，一步一步的走去二年级办公室，仿若丝毫不知这是林可唯设下的圈套。

办公区和教学区离的很近，只要走过一条算不上长的走廊再走下楼梯的拐角便是，一有动静老师就可以从办公区赶来。方便得近乎人性。

当顾兮走到楼道旁的时候，林可唯忽的从后面跑了过来，一把抓住顾兮说：“我只是骗你的，你还真信了。”顾兮和之前一样的平静，仍是当作没听到一样，往楼下的办公室走去。

走廊不一会就走完了，顾兮已经走到了门口。站住，敲门，出声。听到“请进”之后，站在余老师的桌子旁询问道：“余老师，有什么事找我吗？”“没有啊，大概是谁又恶作剧了吧。”余老师从作业中抬首，“那老师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顾兮自顾自的做完这一切，全然不在意是否已然被林可唯尽收眼底。

林可唯站在门口，脸色已然煞白，眼底波澜涌动，双手紧紧的揪扯着已经有些破损的公主裙，看见顾兮出来才忿忿的从嘴里咬出两个字——“傻子！”顾兮没有回答，只是自顾自的从林可唯身边走过。

那天的楼道仿佛特别的空旷，明明只有两个字却是荡了很久才淡出这两个人的生命。然后........她们又成为了高中同学，后来...........中间又插进了纪卓，再后来..........就成了现在这幅摸样。
林可唯的公寓当街，屋子里唯有的几点光亮全来自于窗外，屋内是一片蒙昧的黑暗。外面的灯光把人脸映成一块一块的光斑：红的，绿的，蓝的，黄的，各种花色应有尽有。“哐卡”的一声响铁门被关上，顾兮将林可唯扶到布艺沙发上坐下。

从屋内田园风格的装潢来看，她不是那种夜夜笙箫、流连酒吧的人。林可唯吐过之后，脑子清醒了很多，从包里抽出一盒万宝路。抽出，打火，点燃，黑暗中生出一点颤微微的红光，忽亮忽熄、明明灭灭的。

林可唯是很少抽烟的，连这包和火机也是刚刚的朋友留下的，但是一遇上顾兮和纪卓的事就不得不例外考虑。顾兮走到窗边开窗换气，顺便看见了那个她不来就会有“上海一女子离奇跳楼死亡”报道的阳台，打扫得很干净的瓷砖地面上摆放着几盆向日葵。

“你居然，”林可唯又吸了一口烟，吐出来的时候伴随着一阵咳嗽，她并不习惯抽烟。“咳咳，咳，还是回来了。”家里没有常用的烟灰缸，烟头上续起了长长的烟灰。

“你不惜以死相胁究竟为什么？”顾兮看着窗外的霓虹灯色彩的规律变换，对着向光的一面背影显得特别的黑。

“为什么？！无所不能的顾兮小姐也会不知道吗？”林可唯好似听到了最可笑的笑话一样笑得前扑后仰，手上的烟也不可避免的晃动起来，“你不是已经拿了美国绿卡了吗？干嘛还要回来呢，像高中那样无声无息的消失不好吗？”有几片烟灰掉落在布艺沙发上，将沙发上的鲜花灼出几个黑色的洞，突兀而乍眼。

顾兮没有给出回答，为什么回来那是她自己的事，她没有必要和义务给一个十年多不联系的、一向与她做对的人解释。所以她问：“还没断吗？”仿佛毫无规律的话，但是这里的两人却是心知肚明。

“是，我是没断。就算是失恋也不是和他。纪卓永远喜欢的都是你，哪怕，你是他名义上的姐姐，哪怕他以后是你家公司的继承人。”林可唯有些歇斯底里的吼出来，和她平日里乖巧可人的形象相去甚远。

“............你好好歇息，我先走一步。”这种状态的林可唯只有顾兮见过，自从林可唯开始暗恋纪卓后的每一次必然的恋爱，必然的失恋，必然的发泄，必然的对话，像是被按下了重复键一样永无休止，可是纪卓却从不知道，或许是无意或许是故意，不论是林可唯还是顾兮都不曾提起过。

顾兮打开了铁门，楼梯间的灯光照了进来。林可唯蜷缩在沙发里，咬住嘴唇不让泪落下来，烟已经快要烧完，烟灰晃悠悠的挂在上面。顾兮走了出去，和她一起的还有被扔出来的林可唯手里的那只烟。“哐卡”的一声铁门再次被关上，那只烟被扔得很远，从楼梯的空隙处掉到了一楼。

然后是顾兮的靴子敲在楼梯上的声音，匀速且利落。林可唯，多么骄傲的公主，就算得不到也决不会倒贴尊严，她情愿就如此下去。可能会有一天嘲笑自己说：不过是一时的迷恋罢了，但至少那时年少，我们有资本如此去挥霍。

顾兮走到一楼时见到了那只万宝路还未熄灭，烟屁股还很顽强的挣扎着发散它的余光余热，顾兮一脚踩熄了它，走入繁闹喧哗、人来人往的世界。这样色彩缤纷的世界，蛊惑着一代又一代不谙世事的少年少女们。
Fourth
时间，在你生命之外的地方静静流淌着，而你却不受控制、莫名其妙的被它改变。

从酒店中醒来时已经是中午十一点，把顾兮叫醒的不是闹钟，而是酒店的特色服务morning call。身体还没有从中美两国的时差中倒出，电视上就已经将中美两国的关系从合作伙伴喋喋不休成了“亲密”敌人。

无视桌子上注定毫无意义的早餐劵——不仅失去了时效，而吃够了美国自助餐的顾兮也不可能不去享用上海的特色早餐。径直走到门边，拔卡，断电，关门。房间内的所有电器都停止了运作，一切声响都戛然而止。

电梯间红色数字的跳跃表明了电梯的正常运作，将一切关于它的妄想切断，不论好与坏。像纪卓就曾想过，说会不会有一天他们就在电梯里窒息而死了，他的口气就像说今天早上吃豆浆油条一样的自然，淡定至斯。

顾兮走出酒店的旋转门，阳光被旋转门的玻璃不止一次的折射成象，反映成影。抬头向上望，只是一片灿灿的阳光被反射下来，哪怕刺痛双眼也找不到昨夜的栖身之所。既是本质却又显而易见的道理。

还是那辆车，还是那个人，还是同样的拉开门上车。纪卓把豆浆油条递给她，还都是热的。“今天先吃这两样，明天就可以把‘四大金刚’吃遍了，你常常和以前的味道是不是一样。”

看来是绕了不远的路才买到，纪卓不说，顾兮就不问，这是一种太多年才能做到的默契。别人已经做到了，你不如就先好好享用，这样比再多的感谢都来得要好，况且有些话又何必非要说。

今天上海的路况相较于昨天好了很多，顾兮眯起眼睛，向后倒在副驾驶座的座椅上，等待着到达目的地时给自己一个惊喜。上海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小学、上海市第二初级中学和上海市第二中学，顾兮曾就读的学校。

果然，还是住在徐汇区的学生好啊，若非是片区分配，那么那时事业刚刚起步的爸爸也是没有能力让他们就读这样的学校吧。可是，究竟是什么时候有了择校生这个新新名词，连这个接受教育的机会都不再平等了起来呢？

小学真的就像是一场梦，梦的出口便是新的一场梦，然后...........就不知怎的混完了这个以后岁月无论如何也想回去的年龄。走在操场的绿荫道下，顾兮突然的回首像是初见时一样对着纪卓笑了一笑，纪卓抬头看了一眼枫树也笑了。此时此刻，两个快要奔三的人却笑得像是个孩子。可是，当你仔细看去时却又不尽然，有了些别的什么，仿若雾里看花，隐隐绰绰。

“看你翻围墙翻得那么利落，这些年.........没少来？”顾兮蹦蹦跳跳的走在路边的石槛上，“没，以前小学的时候几乎天天都在翻为现在打下了‘良好基础’，倒是某个乖乖女可是第一次翻。”现在的学生都还在放假，校园内什么人都没有，只有两个追思往昔的不良校友在校区内游荡。

“呵，我想起你第一次被勒令做家务的时候，有那么的难以置信吗？在你的想象里，只要是家里经商就该有一屋子的仆人伺候？”那个时候，爸爸的家教总是很严，家里的管家只是负责督促他们，一切的家务事都由他们轮流的做，平日或周日的时候爸爸还会抽出一天来做家务。

纪卓没有马上回答，而是说起了一个故事，“以前有一次我摸出了福利院，在大街上游荡，然后我就想去游乐园看看，你知道那时福利院的孩子们都将游乐园公认为了人间天堂，所以我去了回去也有资本好吹牛皮。可是，我没有去成。因为，哪天的游乐园被开发商儿子整个包场了，没有等我靠近就被他的管家保镖一干人给‘请’了出去。”

纪卓走在顾兮的旁边，不悲不喜，“我没有看到游乐园一眼，也没有看到那个开发商的儿子，”然后，他抬起头看着顾兮轻轻的补充道，“真的没有，真的。”就像初见时他划拉沙子的认真，黑色的眼睛把阳光吸进去了一半，余下的又分毫不取的反射出来。风过处，枫叶淅淅沙沙的响成了一片。

“小的时候，我觉得爸爸的管教太严。可是，现在用起来却又是悔不及当初，总觉得只要那时再努力一点就好了。”两个人的对话听起好似毫无关系，细究起来却又千丝万缕。活到他们这种岁数的，若是没有几件无法言说的往事那才是要被笑的。

走出上海市第二中学的大门时，顾兮看着门口一笔一划的正字门牌，不经意想起以前老师说过的“字要写正，人要坐直，将来要做社会的栋梁。”然后，轻轻的对自己也对纪卓道：“你看，时间越久我们越是把什么都还给老师了，以前和老师的约定，我们全都...........”忽而莞尔一笑，“失约了。”



遇到何晓东是一个意外事件，小概率的。不过也不是不能理解，有了小孩以后就像是再过了一遍童年一样，也就不能免俗的要来小孩子的天堂——游乐园。呵，也是纪卓小时候没能来成的“天堂”啊。

何晓东的老婆有些尴尬的站着，把他们五岁的儿子拉到了身前，双手局促的放在孩子稚嫩的肩上。然后，纪卓主动的打了个招呼，“何晓东，好久不见了。”顾兮买完票回过头来也看见了。尴尬之源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何晓东追过顾兮，结果..............顾兮出国了，而他也结婚了。

顾兮对着他老婆点点头，笑着问：“我们是老同学了，可以聊聊吗？”他老婆看着何晓东，何晓东对着她低语了几句，和顾兮走到已经关闭而显得人少的偏门。他们的见面好像总是寥寥无几，毕竟中间隔着好些年。

顾兮看着那个正在打气枪的孩子，一发一个，未来的神枪手呢。“你儿子都这么大了，结婚也没有通知我，是不是连我这个老同学都不认了？”何晓东没有回答，说起了当年的事情：“当初，你之所以拒绝我是因为纪卓。”他的语气很笃定，不带犹疑的。

顾兮敛了点笑意，“我是他姐姐。”何晓东并没有认可这个答案，而是反驳了她的话，“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你们的关系，但是你们看对方和看别人是不一样的，那不是所谓的姐弟情深，可是我却还不死心。但是，我现在知道了，就算我们真的在一起了也并不会幸福。就算不是纪卓，那么你为什么还不结婚？”

顾兮是84年十一月的，纪卓是85年的元月，说是一岁之差，其实只有两个月，然而他们都不再年轻。顾兮是第二次听到这话，想要打岔的说，“你儿子都这么大了，我这个做他爸爸老同学的人是不是该给晚辈包个红包呐。”

何晓东蹙眉，鼻梁上的眼镜反射一片锐利的光，看着有些心不在焉的顾兮，她究竟想要躲到何时？班上的大部分同学都早已成家立业，结婚生子。“顾兮，就是因为是老同学我才这么说，”镜片后的眼睛黑且亮，像x光一样将顾兮扫射了个通透，“你明明什么都知道的可却又什么都不肯承认。”

突然，那个未来的神枪手突然的一个失手将旁边一个绑着气球的绳子打断，不偏不倚的。五彩缤纷的气球失去了束缚他们自由的枷锁，无所顾忌的向着遥远的地方飞去。何晓东最后扔下了一句话给看得仿若津津有味的顾兮，“我们谁也耗不起再一个十年。”所以他做出了选择，他回到了妻子身边，抱起儿子，一家三口向游乐园里走去。
Fifth
————做一张白纸，等待所有与你相遇的人为其添色加彩，哪怕颜色混乱、构图不明也是独一无二。
   “你和你的老情人续完旧了就来找我啊？”纪卓手里捏着刚买的票，眼底有明灿灿的笑意，像是扎眼的阳光一样刺得人生疼。现在大门口的人又多了起来，拥拥攘攘的直把他们推向两边。
   顾兮抬头眼光直直的看向他，“我和我老情人还没怎样，你就已经把人家老婆给拐跑了吧？还带个儿子，真是合算。”像这样的抬杠两人丝毫不介意，反而大有煽风点火的架势。顾兮岔开了话题，拿起手中的入场券扬了扬，“所有的收费项目都有用最大的彩图啊。”

“还真是，以前总以为游乐园的入场劵给了别人大大的期望，”纪卓顺了她的意，仔细的看了看手上的另一张票，入眼就是红色的大字“上海欢乐谷欢迎您！”，没有云的日子太阳始终有些毒，头上的几根头发不妥帖的顺着风动了起来，“现在看来，不过是大大的.......骗局。”

顾兮决定把祸水东移到纪卓的头上，“无奸不商。”纪卓倒是没有什么不承认的意思，反嘴回敬了一句，“在商言商。”顾兮是做平面设计工作的，确实和商科没什么太大关系，而纪卓则是一直在老头子的公司上班，他说这句话竟是一点错漏也挑不出。
上海欢乐谷共分为七个区：阳光港——浪漫港湾·梦想启航、欢乐时光——缤纷炫舞·欢乐永驻、飓风湾——惊险环生·勇者无惧、金矿镇——西部追忆·经典回味、蚂蚁王国——梦幻国度·纯真体验、香格里拉——神秘圣地·异域情怀、上海滩——流金岁月·时尚前沿。推荐介绍总是不遗余力的，连自己都无法打动的营销策略，谈何打动别人。
他们并没有参与那些可以刺激得你肾上腺素分泌紊乱的的项目，只因为少了会和你打赌比胆量的一帮人的起哄嚷嚷，就像是锦衣夜游一般的让人兴致全无，失去了游玩的乐趣所在。
顾兮和纪卓只是沿着大道像是逛公园一样的四处逛着，偶尔有时间合适的表演就去捧个人场，偶尔有比较休闲的项目就去玩上一玩，但大部分的时间还是走马观花式对待，他们来过这里，而且不止一次。
有一次就是他们父亲商业上的朋友带他们来的，因为他实在是抽不开身，却又不能在孩子们的面前毁约，所以才想出的这个办法。虽然，那个叔叔对他们很尽责也很纵容。
但是，他却也是顾兮和纪卓见到的第一个长着两张脸孔的大人，或许是对他们和对其他人的态度差别太过明显，也或许是他还不够更加的虚伪，所以那个叔叔在他们心里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灰色——一种不同于白与黑的中间色的代名词。
后来，顾兮的爸爸和妈妈离婚了。他们的婚姻就像是灰姑娘的故事一般，但却没有了童话一样的结局，所有的分歧都在一点一点的消耗着他们之间的爱情，直至有一天爱情被消磨殆尽、彻底崩盘。顾兮就和妈妈就搬到了旧街弄堂。
顾兮和纪卓走到了一个像喷泉许愿池一样的地方，座椅为了搭配游乐园的气氛被喷上了红红绿绿的油漆，“今天请你来欢乐谷玩还真是不值，浪费了这么贵的票价，你让我们这些劳苦大众情何以堪？”纪卓手上正在折叠着被剪过的票根，想要折成一架纸飞机。
“是吗？那么你准备怎样找回不够的差价呢？”顾兮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向许愿池虔诚的许下心愿，投下硬币。纪卓听见这话凑近了顾兮的耳朵，缓慢而清晰的吐字，“你让我亲一口就是物超所值了。”
顾兮的眼睛被阳光晒得久了就好像成了琥珀色，还微微的渗出一点光亮来，可是不论晒得再久那本质的颜色也还是黑色。见顾兮不言语，纪卓岔开了话题，“你等下，我去买两个冰淇淋。”手里的纸飞机准确无误的一头栽进了垃圾桶。只差一点点顾兮就会答应他，可是，没有可是，只能可惜。

买冰淇淋的摊位离这里并不算远，但纪卓是一路小跑着回来的，一只手里拿着一只蛋卷冰淇淋，两个是一样的味道，哈密瓜味的。这是纪卓喜欢的味道，顾兮接过冰淇淋却不着急吃只是拿在手里，她喜欢的是抹茶味。
“我记得高中的时候，你好象每年都报了很多运动会的项目，说起来班主任可是特别的感谢你。”因为住在旧街弄堂的缘故，所以自从上了高中之后纪卓都是每天从家里骑自行车去接顾兮，然后两人再一起上学，不知被同班同学说笑了多少次之后才成为了旧谈。
“是吗？我怎么记得的是某个女中豪杰每次运动会的必报项目都是1500米的长跑啊。”纪卓知道顾兮会报这个项目的原因：一是很多女生没有跑这么远的体力，二是距离越是长的项目就越是不招同学待见，相比之下反倒是一个容易夺冠的项目。算盘敲的不可谓之不精细。
“相比我那好拿的冠军，某人可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走上领奖台，笑着接过了奖状。然后，当着所以人的面，把奖状撕了。这可是哪年轰动一时的大事件。”他是笑着的，笑得.......十分欠扁。男子400米的二班好手在比赛的前一天扭伤了脚不得不放弃了比赛，所以纪卓夺冠就成了板上钉钉的事情。领奖台下的我们都还穿着校服说不出的干净硬朗，脸上是现在再也找不回的年少轻狂。
纪卓觉得既然是这样那么他们之间就应该再比一次才算公平，可班主任为了班级的荣誉还是将纪卓推上了领奖台。那个时候，我们都太想要证明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是货真价实、名至实归，还带着对于绝对公平的幻想。
“现在连奥运会都可以逮到一大堆使用兴奋剂的，那时候不过是个校运会我何必要这么遵守那种所谓的竞技精神，和班主任搞好关系不是反而更好？”纪卓轻轻的笑起来，带着点对这世事的讽刺。那时年少，一切的行为都可以用一句年少无知带过，可惜的是我们不再年少。
“...................你看，我们聊了这么久。你还是没有吃呢，连一口都没有。”纪卓看着顾兮手里已经快要化掉的冰淇淋，“你总是为了别人而掩饰，哪怕是别人送的东西你再不喜欢，你都还是会为了别人的脸面做出很是喜欢的样子。”
纪卓拿起自己手中的哈密瓜味冰欺凌，狠狠的在上面咬了一口，“可是，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你连碰都不会碰。”他在阳光在扯动了嘴角，像是对顾兮又像是对他自己说，“可是，我喜欢的就是哈密瓜味的冰淇淋，改不了了。”
她是他的哈密瓜味，他却不是她的抹茶味。做不到双向的选择，所以他们之间永远也免不了兜兜转转。夕阳下的游乐园被蒙上一层淡淡的金边。
Sixth
————尽管世界和人生是坏透了，其中却有一件东西永远是好，那便是青春。——显克维奇
南贝贝是在去同学会的路上接到顾兮电话的，同学会的地点定在王朝——上海的老牌饭店，他们都不是只能吃得起学校街边饭馆的人了。
“今天的同学会是在王朝？”顾兮拉着公交车的拉手，一旁的人不断的挤来挤去。“嗯，王朝。静安那边的那个，就是静安寺所在的那边。”南贝贝怕顾兮不记得的特地的提示道。
“我知道，就算我去了美国可我依旧是个上海人。”顾兮穿着一条颜色很淡的裙子，她不想出众也不想打眼，她只是去见老同学。
“哟~~某人还有这个自觉的啊，去了美国除了和我偶有联系之外，简直就像是音讯全无了一样。好了，我到了，你快点来。”南贝贝关上出租车的门，向着金碧辉煌的王朝大酒店内部走去，沐浴在金色的光芒中，朦朦胧胧的让人看不真切她的身影。
纪卓今天没有来接顾兮，这既是出乎常理的，也是意料之中的。他们的关系太过古怪，不能以常理去解释：他们之间不能说是没有亲情，不能说是没有友情，还沾上了一丁点的爱情。三情竟是占了个全，却又不完全是其中的一种，这么多年太多的事情纠杂在一起像是被搅乱的棉线让你揪不出个头。
公交车上一遍一遍的循环播放着要尊老爱幼、爱心让座的话语，可总有人对着身边的老弱妇孺，你同不同意让更多的人挤上这辆车，那也要看你是在车上还是车下。这人情，这事故，和昨夜与爸爸的电话，就连这耳旁吹过的风无一不是这理论的有力佐证。
顾兮到的时候麻将已经架上了一桌，只有大家都信奉小赌怡情，大赌伤身的道理，才能凑的上一桌，什么感情什么往事都不得不麻将桌上见真章，最常见的联络感情的方式。顾兮在旧街弄堂的时候就见过，随便一个地就可以架上一桌，就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拿到麻将桌上说的。
顾兮只是淡淡的打了个招呼，坐到了南贝贝身边的沙发上，“你来了啊，你看林可唯打扮得那副烧包样，知道的说她是参加同学会，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坐台小姐走错了门。”南贝贝永远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就算是不小心说成了三，卯足了劲她也要把错给扳回来。
“是吗？我们也好久不见了。”顾兮看着那个像是花蝴蝶一样穿梭在同学中的林可唯，一点也看不出刚刚失恋的迹象。虚与委蛇这样的本事，他们早已学得炉火纯青。
纪卓是到了快要开席的时候才来的，那个时候服务员正把水晶虾仁、素鲍鱼这样的特色菜端上来，还不算太晚。席间，顾兮起身敬了大家一杯酒，“那年去美国的时候走得有些匆忙，很多老同学的联系方式都没有留下，我就借今天的酒敬大家的不计前嫌。”说完，一杯酒喝到了底。
后来，酒桌上越喝越开，话也是越说越热烈，最后有人问她：“都快要奔三的人了怎么还不结婚？”有几个结婚早的同学，连孩子都上幼儿园了。
顾兮笑笑，反问道：“这里单身的又不止我一个，你又怎么能特殊对待呢？”以前，顾兮可以开所有人的玩笑，但现在却只能开他一个人的玩笑。不是不可以，只是不合适。他们不是可以没脸没皮的高中生，他们是有头有脸的上等人了。

一辆蓝色的出租车停在顾兮的身前，她伸手拉开了车门。身后却传来纪卓的声音，“不想去体验一下同学会后的特别项目吗？”夜色里的声音显得比平日更加的低沉磁性。顾兮笑着又关上了车门，像是受了蛊惑一般。
他们有很多话是这些年，这几天没有说的，所以这些旧账也终于是时候要清一清了。走在路上，纪卓离顾兮很近只有一步之遥，但他却觉得很远像是从上海到旧金山，横跨了一个太平洋。
“你想回到高中的时候吗？”顾兮有些疑惑的看向他，不由得在心里有些好笑的想：你可别告诉我你是潜伏在人来社会无所不能来自未来的哆啦A梦。“怎么回去？”听这种事情她很乐意，真正的愿闻其详。
纪卓抬起头看了看旁边将路人照得光亮的路灯，在它的投射范围中没有一块阴影。“不如，我们来砸路灯吧？”灯光倾泻下来，他的影子把顾兮罩住了大半，像是一种喜欢强取豪夺阳光的植物。
顾兮只是看向他，动了动嘴唇却没有吐出任何一个可以称为字的音节，她一手拉着纪卓，一手脱下了脚上的高跟鞋，她笑着回道：“没有称手的工具的话，我借你。”路灯还是一如既往的亮着，丝毫没有预知到它即将到来的悲剧命运。
像是振翅欲飞的飞鸟一般，纪卓和顾兮手拉着手的飞奔在一明一暗的街道上，这些一明一暗的灯光都是他们一时兴起的杰作，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唤起一点点对于年少时光的记忆，青春之所以宝贵就是因为不能再有。
顾兮和纪卓一起生活了很久，久到从用手指头数的出来的年级到要手脚指头并用的年级，而现在再有几年，他们就都要彻彻底底的和青春这个词说再见了。
纪卓还记得，他们见面的哪年他七岁，顾兮八岁。在他十七岁，顾兮十八岁的时候顾兮只身去了美国，而现在他二十七岁，顾兮二十八岁了，他们在一起的时光先是长过了不在一起的时光，然后现在又要败给时间的再次超越了吗？
“停一下，停一下。”顾兮的脚被地面和高跟鞋双重夹击，脚后跟被鞋跟敲的几乎肿得不像样。他们谁都忘记了，脚上并不是学生时代最常见的平底运动鞋，现在的他们：男的穿皮鞋，女的高跟鞋，个个都是衣装革履的大人。
纪卓停了下来，顾兮抬起头笑了下，却笑得很是恍惚，她从包里掏出了一张喜帖，本是人生乐事他们却干得像是丧事一般。“我和齐景的，旧金山的圣玛利亚大教堂，日子是下个星期。”顾兮抬起手召唤出租车，背对着纪卓，她不想看他的表情也不想把表情给他看，“你会来吗？”
会来吗？会带着真心祝福她和别人天长地久吗？在纪卓的脑筋有能力理清思路回答问题之前出租车先来了，什么时候上海的出租车这么好打了，他有些好笑的想，连这一刻他都能去吐槽出租车，看来他可以去买张六合彩。
在顾兮坐上车的那一刻，纪卓将喜帖接过左手拿起放在额头的太阳穴旁，“我会的。”这是一个敬礼的动作，或者枪毙。他笑了，他会去的，哪怕新郎不是他。蓝色的出租车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不知何时才会再次相遇，亦或再也不见。
顾兮抽出包里的另一份喜帖：纪卓和顾兮，他们的名字第一次那样的紧紧挨着，怎么就还是把那张给了他呢，而他怎么不像哪年一样撕了那张喜帖呢，不是说天公总是要作美的吗？一滴咸涩的液体划过顾兮上扬的嘴角，滴落在这张喜帖上，殷红似血。
他们都是锱铢必较的聪明人，他们都是道德法律的至高者，他们都在笑着，你怎么能说他们不快乐呢？
After
男孩和女孩都转过了头来，目睹着这场本不应该的闹剧。
那几个评论家样的人还在各持己见的争论着，婚礼变成了他们争论的理由和场地。
鲜花上的水珠渐渐被蒸发升腾，而白鸽也都飞向了他们所不知道的地方。教堂之内一片混乱，没有丝毫平日的庄严神圣可言。
“吱”的一声，教父捧着圣经从门外走来，全然不觉他的严肃表情在这出荒诞的闹剧中是多么的滑稽可笑。
男孩和女孩的婚礼终于得以继续，评论家们也终于哑口无言。
因为，主说：“上帝所配的人不可分开。”
